
        
            
                
            
        

    
印象.偕老







作者：聞香



《冰戀書櫃》



婚後一個月，他回到了這個城市繼續做建築工。



她固執地一定要跟來。



於是他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做泥工，她就在腳手架下給他和工友們煮飯。



很少的一點伙食費，她盡力打理出可口的飯菜。



而每隔十來天，她必包一次薺菜餛飩，她知道那是他最愛的美味。



包餛飩那天，天未亮她就要從床上爬起來，趕去菜場買回一大桶肚腩肉，這種肉是生過孩子的女人肚皮上的那塊。



因為皮肉鬆弛而且上面那一道道懷孕時撐起的裂紋，使得這種囊囊肉成為肉攤上最賣不出價的肉類，這也是那點可憐的伙食費唯一能買得起的葷菜，再買上一大筐小山似的新鮮薺菜，?然後洗切。



整整一天，晚上當男人們滿身疲憊地收工回來，灶上正熱氣騰騰地沸騰著一大鍋水，旁邊是上千隻包好的排兵佈陣般排列整齊的薺菜肉餛飩。



他端著她親手盛的餛飩，蹲在男人們中間狼吞虎嚥地大嚼起來。



薺菜餛飩真好吃啊，吃過餛飩的他心滿意足，彷彿剛剛赴過一場盛宴。



晚上，他扳過她苗條的身子想親熱一下，可她痛得「啊」的一下叫出聲來。



他這才發現，她的手腕高高地腫起來了。



原來，白天她切菜切得太多了，趕面皮也趕得太多了。



他把她輕輕抱進懷裡，那一刻，他發誓這輩子一定給她幸福。



他從泥瓦工做到分組長，後來組建了自己的工程隊，再後來工程隊變成了建築公司，如今建築公司在這個城市名氣頗響，他身邊也有了太多的誘惑。



他喜歡現在的秘書跪在自己的辦公桌下吮吸的那種濕潤的感覺，那種通體舒泰的充實感，真的是很棒很棒的，棒的讓自己每次都忍不住輕微的呻吟，雙手忍不住摁住她的腦袋，下半身?有意無意的向上聳動著，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



而她越來越老了，苗條的身材變得粗壯，皮膚不再細膩，跟他身邊的無數美女比，她土氣而沉悶，她的存在時時提醒著他卑微的過去。



婚姻變得一成不變，她依舊經常給自己包餛飩吃，用的肉餡再也不是以前那種廉價的肚皮肉，而是精心挑選的大腿肉，但是，他卻再也吃不出以前的那種味道……



他想，這段婚姻是到該結束的時候了。



他在聯邦肉畜申請表上填好了申請內容，根據聯邦法案，女人過了30歲，就有義務成為肉畜，進入聯邦肉類儲備中心或直接成為現宰肉。



儘管離法定的強制宰殺年齡還有幾年，但那樣的話，她的肉將作為最低檔次的肉進入那種廉價的肉攤等待那些民工的挑挑揀揀……



他不是沒良心的男人，不安排好她的後半生，他心裡不安..



他終於向她提出這事。



她坐在他對面，靜靜地聽他講提前申請的理由，目光鴿子般溫順安靜。



可是快二十年的夫妻了，他太熟悉她了，知道坐在對面的她在鴿子般溫順的面容下，她溫順的內心正在滴血，正掀起巨瀾。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殘忍。



約定她離家的日子到了。



那天恰好他的公司有事，他讓她在家裡等著，中午回來送她去聯邦肉類處理中心——正式成為一塊法律意義上的肉，而他們近二十年的婚姻也將到此結束。



一上午，坐在公司處理事務的他都心神不定。



中午，他急匆匆趕回來了。



家收拾得乾乾淨淨，她已經走了。



桌上放著那份申請表的存根聯，還有一封信，是她寫給他的。



她沒有多少文化，這是這輩子她寫給他的第一封信：

我走了，去處理中心了。



被褥全部拆洗過，在太陽下曬過了，放在貯藏室左邊的櫃子裡，天冷時別忘了拿出來用。



所有的皮鞋都打過了油，穿破了可以拿到離家幾米遠的街角處找修鞋的老孫頭修補。



襯衫在衣櫃的上方掛著，襪子、皮帶在衣櫃下面的小抽屜裡。



買米記得買金象牌的泰國香米，要去百佳超市買，在那裡不會買到假米。



鐘點工小孫每週來家裡打掃衛生，月底記得付錢給她，還有別忘了，穿舊的衣服就送給小孫吧，她寄到鄉下，那裡的親戚會很開心的。



我走後別忘了服藥，你的胃不好，我托人從香港買回了胃藥，應該夠你服用半年的了。



還有，你出門總是忘帶家裡的鑰匙，我交了一把鑰匙在物業，下次再忘了就去那裡取。



早晨出門時別忘了關門窗，雨水打進來會把地板淋壞的。



我包了薺菜餛飩，在廚房裡，你回來後，自己煮了吃吧.



她的字寫得歪歪扭扭，難看極了。



可是那些字為什麼像一粒粒呼嘯的子彈，每一粒都帶著真情穿透了他的胸膛？他慢慢走進廚房，包好的薺菜餛飩整整齊齊地擺放在案板上，每一隻都帶著她的指痕和體溫。



他忽然想起十多年前，他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當泥瓦工，離腳手架不遠處的工棚裡傳來她剁餡包餛飩的聲音。



記起了那聲音帶給他的幸福和歡樂；記起吃過餛飩的他心滿意足，彷彿剛剛赴過一場盛宴；記起那一刻他的誓言：我一定要給我的女人幸福……



他轉身下樓飛快地發動了車子。



幾個小時後，渾身汗透的他，終於在一個不起眼的餐廳裡找到了她。



此刻的她正趴在餐桌上的盤子裡，雙手被綁在身後，豐滿的肉體散著騰騰熱氣和肉香，跪臥在餐盤中，長髮盤在腦後，雙目微睜，嘴裡咬著一個鮮紅的蘋果。



兩瓣紅唇明顯是上桌時重新上了唇彩，艷紅的唇彩受熱溢出嘴唇，溶化沾在蘋果上，發出濕淋淋的光澤，唇角還有有油脂從嘴角流出、拉長，就好像剛剛才做過口交，充滿淫靡的臉上?還留有淫蕩的神情！



似乎依然保持著高潮迭起那種蕩笑，此刻的她竟然透著一種異樣的嫵媚妖艷的光彩，印象中這種表情已經許多年沒有出現在她的臉上了……



那熟悉的肥碩臀部正翹著，冒著熱氣的熟透的皮膚更加晶瑩剔透，豐滿的臀肉輪廓清晰，誘人的曲線伴隨著香氣呈現在眼前……



此時的她已經成為了美食，那穿著肉色水晶長絲襪的蹄膀，皮質透明，呈晶瑩狀很飽滿嬌嫩，表面的絲襪彷彿已經和皮膚融為一體，看上去晶瑩剔透，煮熟的蹄子美得出奇！



也許是烹飪得好，從皮膚上不斷有油脂滲出燙得薄絲襪上灑著的桂花「滋啦滋啦」作響！



更顯得一雙蹄子水晶剔透，肉色水晶長筒絲襪也透著誘人的油光，趾甲沫著一層粉色的透明指甲油而顯得晶瑩剔透，透過薄薄的絲襪閃著誘人的光澤，套在白色的細帶高跟涼鞋裡簡直?就是一件工藝品，透出油亮的香滑。



此時的她透著一種妖異的美，在生前她是從來不會這樣打扮的，他從來沒想到她也可以變得如此的動人心魄。



此刻正是餐點，店裡的人不少，客人們吃得正歡，她所在的餐桌邊上坐著的是對年輕夫妻，妻子挺著大肚子，看樣子懷孕有五六個月了，正用銀色的長餐刀吃力的在切割著桌上的她，?沿著那高聳肥大的豐臀臀縫處向腰部斜切著。



隨著餐刀的切下，汁水流淌，白嫩的表皮，油黃的脂肪，粉紅的肉心，這樣柔嫩多汁的大腿連著半個臀部的肉被切了下來，外形還很好看，拎起了被切下的這條絲襪蹄膀放在托盤裡。?



而原本趴在盤子裡的她則因為缺了這條腿的支撐而倒了下來，斜斜靠在盤子邊沿，那對肥碩乳房，被擠壓得變了形，之前緊貼著盤子的那一面依然保持著平滑的形狀，樣子有些可笑。?



「這屁股好肥，是你最喜歡吃的，多吃點！」那個孕婦正把托盤裡肥碩的臀肉沾了醬料後往丈夫的嘴裡塞。



「老公，生日快樂！我懷孕以來可苦了你了，所以才借你生日的機會奢侈一把，讓你吃個飽，也讓我和寶寶吃個飽……這個女人剛才在宰殺前和你做愛時叫的好淫蕩，老實交待，是不?是很爽？」



「嗯，憋了好幾個月了，當然爽啦，這個女人的陰部很緊實，聽她說她和老公很多年沒做過那事了，汁水很多很乾淨，所以，我專門用她的汁水調製了份醬料，這味道真不錯。」



那個正在那條蹄膀大腿靠內側的位置上大口咬著上面的肥嫩皮肉的男子支支吾吾的說著。



「做愛的感覺真的不錯，不過，我知道她是把我當作另一個男人了，你有沒有注意到,給我口交時她眼睛始終是閉著的。



而且做愛時只願意我用後入式進入她裡面，在高潮時還在無意識的在喊著那個人的名字，臨宰殺前這女人說很感謝我，說我讓她在臨死前重溫了做女人的感覺…………」



此刻，一旁路人般佇立的他早已是淚流滿面，曾幾何時，她懷著他們的孩子時也是這般溫馨的甜蜜……



他就這麼呆呆的看著盤子裡殘缺不全的她，他罵自己怎麼那麼渾、那麼蠢，居然要攆走自己的女人，原來失去她就像被生生拆去肋骨、割去肝臟般痛不可當——二十年相濡以沫的歲月?，早已將他們的生命緊緊地連在一起了……



「唉，看來也是個可憐的女人！老公，你說，我以後會不會也像她這樣？」孕婦有些傷感。



「你說，我以後會不會也趴在陌生人的餐桌上等待被吃掉？」



「瞎想啥呢！我怎麼捨得？你現在是最需要補充營養的時候，要多吃點，你現在可是一個人吃兩個人用啊……」



丈夫把孕婦輕輕抱進懷裡，把盤子裡的斜側著的女人的乳房切下一隻送到孕婦嘴邊。



「來，吃啥補啥，多吃點以後咱們寶寶有奶吃……」



「嗯，我們的寶寶一定會長的白白胖胖的！」



孕婦順從的吃著，年輕的臉上綻放出幸福的笑容，渾然不顧串串油珠正從嘴角和冒著熱氣的乳房上不斷滴下來，在她白色的孕婦裙上濺出一個個小花……



「今天吃不完的部分打包帶回去，省著點吃，夠咱們吃段時間的！」



「多吃點，我一定努力賺錢，我發誓這輩子一定給你幸福！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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